永續發展的生活實踐
丁健原
尺度與範疇 (Scale and Scope)

我們存在於時間與空間之中，因此在探討問題時需要考慮時間及空間尺度的因素。我們探討『永續發展』的問題，在時間尺度上會關係到過去、現在及未來；在空間尺度上會關係到在地、區域及全球。我們在此時此地存在，我們要如何自處？如何與他人互動？如何與自然環境和諧？
就時間尺度而言，過去影響現在，現在改變未來。46億年前地球誕生，35億年前生命出現，6500萬年前恐龍滅絕，500萬年前最初人類出現，50萬年前山頂洞人出現，15萬年前在非洲出現最初新人，上一次冰河期大約在一萬年前結束，5000年前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誕生，大約2007年前耶穌誕生，十八世紀中葉(大約公元1750)工業革命，公元2007年此時此刻，公元2050年將如何如何，未來100年、1000年、1萬年、…。在時間的長流中，討論某一時間區間(time interval)內發生的事物，這個時間區間可長可短，而對相關事物的觀點或評價可能因時間尺度的不同而異。何昔日之芳草，直為今日之蕭艾？便是一例。
就空間尺度而言，大空間與小空間互為影響。就個人而言，我們要立足台灣、胸懷世界。就地球本身的變遷而言，板塊運動、冰河來去、滄海桑田。我們在小尺度空間所做的觀察，有時將它放大到大尺度空間時卻未必正確。舉例來說：颱風來時，某人發現雲層從西邊往東邊移動，是否可推論颱風是由西往東前進？假設這個人在基隆抬頭一看，雲從西邊往東邊移動，但事實上颱風在基隆更北的地方，正由太平洋（東）往東海（西）前進。由於北半球的颱風是逆時針方向旋轉，颱風中心又在台灣島的北方；所以，基隆在颱風中心的南方，因氣旋為逆時針方向旋轉的緣故，颱風由東往西移動，但基隆看到的雲卻是由西往東飄。因此，在地方性的觀察雖然沒有錯，但要把結論推廣到更大的尺度範圍，不要說是推廣到全球，就單單二百公里的海外，結論就完全不一樣。『永續發展』除了關心在地、也關懷全球。於是，『永續發展』常要強調『全球思考、在地行動』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所以，思考問題要有全球性的關懷，而行動卻從在地的問題著手。
此外，通常問題是複雜的，爭議之所在常是源於觀點互異、立場不一，或是對問題的範疇界定不同。於是範疇界定便成為討論問題的基礎與前提，否則雞同鴨講、各說各話、難有交集。而『瞎子摸象』的故事，給了我們一些啟示：吾人總是利用自己原有的經驗去認知外在的事物。每個人有其獨特的的經驗、不同的專長；因此，總以自己的觀點來詮釋所觸及的事物，鮮少有能綜觀全面的。因為我們的經驗、知識、能力、專長等都非常侷限與有限。因此，我們所不知道的遠比我們所知道的要多得太多。是故，唯有懷著謙虛的態度，進行多元及終身學習，我們才可能成為一個『逐漸看得見的瞎子』。
永續發展的緣起

自十八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之後，應用科技、器械進行大量生產的產業形態於焉形成。此一變化不僅改變人類原本習慣的農業生產型態，也改變了社會的結構與型態，進而改變地球生態及人類文明的發展。再者，由於人口的成長及其相關因素使然，使得對資源及能源的需求日漸提高，於是列強各國紛紛向外拓展勢力，進行海外殖民，並對殖民地的能源、資源進行掠奪；於殖民期間，雖然對殖民地亦有部分建設，但與從殖民地獲得之利益相比，簡直就不成比例。歷史上的戰爭，雖各有其原因，但不可諱言，都以保有能源、資源為其重要因素。日本殖民台灣（米、糖、森林等資源）、發動侵華戰爭是如此；英國對阿根廷的福克蘭群島戰役是如此（漁業資源）；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亦無例外（石油能源）。近代兩次世界大戰、國際政治、民族主義等因素下，雖然結束了殖民統治，在政治上各國紛紛獨立。但是在經濟上，各殖民地與宗主國間的依存與供需關係，卻未必有多大的改變。原本以政治、軍事優勢對殖民地能源、資源的強取，改變型態轉為經濟或國際貿易方式來豪奪或保有。這樣的歷史背景，對目前強調的永續發展留下了根本性的挑戰。

由於科技的進步，能夠更容易地開採生活及發展所需的能源與資源，再加上農業科技的提升、糧食的增產、醫療技術的發達與普及等因素，全球人口快速地增加。在工業革命初期（公元1750年代），全球人口約有8億；到了1950年代，全球人口已增加到約25億；到了公元2000，全球人口已突破60億；2006年中，全球人口已超過65億5500萬。其中，已開發(more developed)國家，人口總數約為12億1600萬，開發中(less developed)國家，人口總數約為53億3900萬。問題並不止於此，人口仍不斷地增加，照目前人口增加的趨勢，到了2025年，全球人口將達79億之譜。這麼多的人口，每一個個體為了維持生命，都需要消耗資源及能源，而資源及能源在消耗過程中必然會產生廢棄物或污染，這些廢棄物或污染若超出地球環境所能承受的涵容能力，便產生環境品質惡化或污染的問題。當全球人口不斷地增加，這意味著：需要開採更多的能源及資源，同時將使地球環境品質更加惡化。

此外，由於科技的進步，很多非天然的人造物品相繼問世及應用，也對地球環境造成不小的威脅。最廣為人知的例子，便是殺蟲劑DDT。DDT在1874年由德國化學家Othmar Zeidler首次合成，但他並未瞭解到DDT做為殺蟲劑的用途與價值。直到1935年，瑞士的化學家穆勒(Paul Müller)為了找尋具有快速及廣效性的殺蟲劑，並要價格低廉且對植物及溫體動物沒有危害，同時還要具有高度的化學穩定性，這樣才能具有長效性與經濟性。結果發現DDT可滿足這些要求。之後的20幾年，DDT是全球糧食增產及對蟲媒疾病抑制的主要因素。1948年Müller便因為發現DDT對昆蟲的有效毒性效應，而獲頒諾貝爾生醫獎。1960年代，台灣地區約有800萬人口，但感染瘧疾者高達約120萬，但連續噴灑DDT四年之後，瘧疾感染人數遽降到僅676人，並在1965年由世界衛生組織(WHO)頒發一紙『瘧疾根除登錄證書』，正式宣告台灣地區成功根除瘧疾。但是在1962年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後，情勢開始改觀。與DDT類似的一系列有機氯殺蟲劑被懷疑而後被證實對生態環境造成傷害。這些殺蟲劑影響鳥類的正常生理現象，導致蛋殼變薄，親鳥在孵蛋時常因蛋殼太薄而將蛋壓破，長此以往春天將沒有雛鳥誕生，而導致寂靜的春天。

『寂靜的春天』是二十世紀全球環保運動的濫觴，引發深遠及廣泛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雖然自由世界與共產集團兩大陣營的對峙與冷戰仍在持續中，但全球暫時沒有大規模的戰爭。世界各國在休養生息之下，人民生活品質普遍日漸提升及改善，於是對更高環境品質的需求日亟。

1972年6月5～16日，聯合國於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以『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為主題，為世界各國政府共同探討當代環境問題與策略的第一次國際會議，共有113個國家之代表及超過400個環保團體參與。會中發表著名的「人類環境宣言」，呼籲各國政府和人民為維護及改善人類環境，造福全體人民及後代共同努力。本次會議之開幕日6月5日，爾後也成為「世界環境日」。我國於91年12月11日公告施行的『環境基本法』第四十條明訂：『為促使國民、事業及各級政府深植環境保護理念，共同關懷環境問題，特訂定六月五日為環境日。』

在1972年「人類環境會議」後，人類已意識到地球環境已遭到嚴重的破壞，但對實質環境問題的改善卻仍努力不夠，於是各類型的環境問題仍層出不窮。如：臭氧層稀薄問題、酸雨對生態環境威脅的問題、全球增溫、暖化問題、土地沙漠化問題、有害廢棄物越境傳布的問題、海洋污染的問題、物種滅絕的問題等等。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了『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報告中正式提出『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理念，並將永續發展定義為：『滿足當代需求，且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之發展』。永續發展原則至此獲得國際普遍認同，並引起廣泛回響。十五年之後，2002年我國的『環境基本法』第二條第二項闡述：『永續發展係指做到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之發展。』，此一立法，可謂是我國對『永續發展』明確地回應。

1992年6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地球高峰會議』，共有176國政府代表參加，其中104國由領袖出席。會中發表里約宣言，提出「全球考量，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概念，呼籲各國共同行動追求人類永續發展。會中並簽署『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及『生物多樣性公約』，並提出森林原則及『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其中並以『二十一世紀議程』做為各國推動永續發展之行動綱領。至此，追求永續發展，成為二十一世紀世界各國生存與發展的主要方向。

雖然『二十一世紀議程』做為各國推動永續發展之行動綱領，但由於各國發展的程度不一；因此，在推動永續發展的工作上，經常是步調不一、意見紛歧。在推動全球環境議題時，也常有截然不同的意見或觀點。再者，誠如前述，在列強對落後國家能源及資源的強取豪奪的歷史背景下，對目前強調的永續發展留下了根本性的挑戰。在比較貧窮的『開發中國家』，正不斷努力於滿足生活的基本需求，而持續地開發能源及資源，並導致環境及生態的破壞。而另一方面，在已經達到良好生活條件的『已開發國家』，雖然為了追求生活品質的提升而逐漸改善環境污染問題，但是仍然消耗過多的全球能源與資源，而妨害全世界朝向永續發展。例如：較落後國家常以砍伐或焚燒森林的方式來取得土地，生產糧食以滿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但砍伐或焚燒森林將影響全球的碳匯(carbon sink)功能，而遭到較先進國家的指摘。但是這些較先進國家卻消耗大量的能源與資源，導致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這種類似『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心態，並不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因此，這樣的爭議並不易獲得舒緩，而全球永續發展的推進亦常遭受困難與挑戰。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我國官方將其譯為『永續發展』，一般人若不明瞭『永續發展』的真正意義，可能發生『望文生義』的誤解，而誤以為『永續發展』就是『永遠持續發展』。有些發展是無法持續的、是禁不起的、是無法承受的；那麼，這樣的發展就不是sustainable development。因此，有識者主張以『可持續的發展』代之，或可稍弭被錯誤認知的可能。

例如有位張先生月薪約三萬元新台幣且無其他收入，但他卻借貸三百萬買部高級房車做為上下班的交通工具，然後再借貸二千萬買戶豪宅來自住，很顯然他是禁不起如此揮霍的，張先生並非過著『永續發展』的生活。個人如此、企業如此、社會如此、環境如此、地球亦復如此。發展之前是需要審酌量度的，審慎評估每項發展是合理的需求或是不合宜的慾望。『永續發展』的定義是：『滿足當代需求，且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之發展。』其中，需求(need)與慾望(want)的分野，需要藉由人的思維與態度的調整與導正來分辨。張先生搭公車、乘捷運、騎機車上下班是合理的需求，但開三百萬的房車上下班顯然是不切實際的慾望。滿足需求是永續發展，但滿足慾望卻不是。需求有限，慾望無窮！
公平與正義

根據我國環境基本法第二條第二項闡述：『永續發展係指做到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之發展。』。因此，永續發展不僅要顧及當代的需要，即代內的公平與正義；同時不能損及後代的需要，即代間的公平與正義。代際公平性原則亦可稱為『代間正義』。近年來，隨著『環境正義』觀點的普遍化，以及『代間正義』議題的熱門化，有關環境與公平正義之間的關連性才廣受注意。『環境正義』是『社會正義』的一環。

所謂的『社會正義』，簡言之即為『行其所宜，得其所該』。每人盡其本分，獲得相配的報償。『本分』包括對他人、工作、家庭、社會、乃至自然生態與環境各個層面，做出合宜的行為。『相配的報償』乃在合宜的行為之後所獲得：包括他人的尊重、合理的工資與報酬、家庭的和樂與幸福、社會的健全、生態系統的健全與寧適的環境等。基督信仰的社會思想認為：社會是為了人而組成的，藉由對人的尊重，人人應將他人視為『另一個自己』，因此應顧及他人的生命，及其為度尊嚴的生活所需的資源。當一個『他人』活得不像人的時候，我是有責任的，因為他是『另一個自己』，於是人與人之間有連帶責任。社會、經濟等各層面的問題，只有借助於人與人的連帶責任，才有獲得解決的機會與希望。不管窮人與窮人之間，富人與窮人之間，雇主與員工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均有其連帶責任。這樣的連帶責任，是世界和平的基石。基於社會正義的思想，人的發展應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因此當代人應顧及當代人與後代人的需要，因為其他的當代人與後代人都是『另一個自己』，『他』活得是否有尊嚴，與我是有關係的，因為我負有連帶責任。我們要從『環境正義』的角度來審視永續發展，或許需要先建立更宏觀的『社會正義』的理念。

不同的社會、組織與個人對於自然資源的擷取以及廢棄物的丟棄與排放並不是均等的；同樣的，他們所承受的因為環境破壞而導致的危害也是不一樣的。而正是因為主要的環境破壞者往往不需承受破壞的後果，而是將之轉嫁給社會大眾，尤其是社會中最弱勢的個人與社區，環境的破壞才更會持續下去。此外，當代人類對於資源的過度擷取以及環境的破壞，也導致後代人類的受害，這便產生了隔代不正義的問題。

早在一九七○年代，羅馬俱樂部便出版『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一書。『成長的極限』向世人呼籲地球資源的有限性，並提醒人類不可過度發展，否則後代子孫將生活在資源缺乏的未來中。但數十年來，人類顯然不太理會這樣的提醒，各種資源不斷地開採與使用，並超出地球環境的涵容能力，而導致污染嚴重、環境破壞及生態危機。

現代人利用核能發電，後代子孫卻必須為了如何解決輻射核廢料而傷透腦筋。又如冷氣機的氟氯碳化物(CFCs)讓現代人謀得一時的清涼，卻造成好幾個世紀都無法解決的臭氧層稀薄（破洞），及其衍生的紫外線傷害。現代人大量砍伐熱帶雨林，卻要後代人承受森林減少及溫室效應所帶來的環境與氣候變遷的災難。現代人在農業生產上大量使用農藥，卻使後代子孫不再能體驗田間捉泥鰍與釣青蛙的樂趣。現代人超抽地下水，後代子孫卻要忍受地層下陷、海水倒灌及淹水的痛苦。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在社會正義的理念下，將他人視為『另一個自己』，不僅在不同的世代間適用，在同代間亦然。因此在同代間，有關每個個人所能取得的資源與能源，仍應追求其公平與正義。但不幸的是，每個國家在地理分佈上的差異，使得其所擁有的資源與能源也有很大的差異。

以台灣地區為例，在天然資源與能源方面，相對是較為欠缺的；但由於教育普及，提升人力素質，使得人力資源較為充沛以補天然資源之不足。在天然資源與人力資源的相互替代上，台灣地區算是較為成功的例子，因此台灣地區在各方面的表現堪屬良好，亦即台灣地區以豐富的人力資源透過國際貿易或技術代工等方式，以人力資源換取天然資源，以維持持續性的發展。但有些地區或國家，不管在天然資源與人力資源上，相對都屬於弱勢的，因此其人民所能分配及使用的資源與能源的量明顯地不足，也因而限縮了發展的機會與可能性。當然也有些地區或國家，真是得天獨厚，不僅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人力資源也非常足夠，因此發展成世界強國。

以全球資源的蘊藏量，要供應全體人類，目前仍是夠的，但世界各國間或同一國度內不同的個體間，仍存在著嚴重的貧富不均，其關鍵應在於『不均』。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問題的根結之一。這種不均的現象要如何彌補與解決呢？大概只能基於道德，發揮社會正義，以強扶弱，以富濟貧，資源共享，才能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在自然生態中，弱肉強食是食物網中的必然，雖然人類也是生態系統中的物種之一，但人之於禽獸者幾希？富有的國家或個體，要能夠節制，基於道德而簡樸自處，節用資源以濟貧弱，讓『另一個自己』可以活得更像自己。
我們能做什麼？

『永續發展』若只停留在理念層次是不足的，他必須落實於實際的生活之中。我們到底能做些什麼？對一般人而言，『永續發展』最直接的實踐便著落在『綠色生活』，而我們生活的實際內容很多是透過消費的方式來進行，因此『綠色消費』就變得非常重要。而什麼是『綠色』呢？舉凡對環境友善（如：省能源、省資源、低污染、低毒性）的事項，均可稱為『綠色』。

而綠色消費常強調4R原則，即Refuse（拒絕）、Reduse（減量）、Reuse（再利用）、Recycle（回收）；而其中以第一個R(Refuse)最為重要。基於『永續發展』的價值，在滿足基本需求(need)之餘，克制自身不合宜的慾望(want)，這種為了奉行價值而克制慾望，就是『節制』的表現。因此，要拒絕(Refuse)什麼呢？要拒絕不合乎『綠色』的慾望及行為。如：自備筷子（餐具），拒絕用一次就丟的免洗筷子（還可能是黑心筷子而危害健康）；自備可重複使用的杯子，拒絕用一次就丟的紙杯（砍樹做的）或塑膠杯（化石燃料做的）；選購『綠色』產品，拒絕過度包裝的物品（如：喜餅禮盒）、拒絕含毒性物質的產品（如：含汞電池）、拒絕不『綠色』的產品。用餐吃飽即可，不過度點菜、拒絕浪費食物。同理，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可以拒絕的事例。其實，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問題其主要癥結就在於『過度』。當我們排放廢、污水於河川，使得污染量超過河川的涵容能力，於是河川被污染。當我們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及過度砍伐森林，就會使得二氧化碳於大氣層中累積而導致全球暖化、氣候變遷。這些污染都是『過度』所造成的，而如何才能避免『過度』呢？就是要『節制』，也就是『拒絕』『過度』。
在個人生活的各層面，能滿足對環境友善性的實踐，可稱為『綠色生活』，例如：節約用電、盡量使用大眾交通工具、節約用水、做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不浪費食物、…、過簡樸生活等。
省電、省水：透過各種管道與媒介學習各種省電、省水的方法並加以實踐。檢視自家用電、用水情形，檢討分析改善。2005年台灣地區人口22,689,774人，平均每人每年居家用電2537 KWH(度)；同年台灣三座核能電廠之供電量為3.83×1010度。平均每座核能電廠供電1.28×1010度。若每人每年省電500度(平均省電20%)，則一年可省電1.13×1010度。約可讓一座核能電廠11個月不必發電(大約省下一座核能電廠)。台灣地區2005年平均每人每天居家用水量為438公升/人/天，而翡翠水庫的有效蓄水量為21,255萬立方公尺(212×106 m3)。若每人每天省水100公升(0.1m3)，則一天可省水2.26×106 m3。只要94天便可省下一座翡翠水庫的蓄水量，一年可省下超過三座翡翠水庫的蓄水量。
資源回收、垃圾分類。種樹，可減緩溫室效應、涵養水源、避免土地沙漠化、改善飢荒等，社會發展委員會曾募款為非洲種樹，我們可以繼續做，在台灣、在世界各處。簡樸生活概念的再提倡與實踐，鹽寮的生活方式是一種體驗，雖未必適合全盤複製，但將其精神內化於心思念慮之間，形諸於生活點滴之中，各人因地制宜勉力而為。
結語
教宗本篤十六世於今年九月一、二日，在義大利洛雷托聖母朝聖地與五十萬青年相聚，教宗在彌撒講道中給青年提出幾個重要且具挑戰性的勉勵，他要求青年們要做人謙虛、不要狂妄傲慢，要逆著時代潮流而上，要維護生態環境。教宗特別強調要揚棄『用一次即丟』的消費習慣（即要能實踐Reuse），要在為時已晚之前拯救地球(Save the planet before it’s too late.)。
全球人口不斷增加，所需的資源及能源亦隨之增加；但地球的資源、能源有限，要如何維持永續發展？如何維持社會正義？如何讓每個天主子民度尊嚴的生活？改變觀念與態度，調整生活形態，在生活中實踐應為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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